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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赴刑场的路上
他机智地逃脱
组织上为了纪念他死里逃生
把他的原名“康荣福”改成“田又生”

“你一定要采访采访田又生。”巩义市民
刘先生说，他今年40多岁，像他这个年龄的
大部分巩义人都听过田又生的报告。田又
生的战斗经历相当地传奇。

在巩义，记者到各个部门了解“红色记忆”
线索时，有多人向记者推荐了田又生。

田又生出生于贫寒家庭，十四五岁便
参了军，在日本投降签字那天，他被国民党
逮捕，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机智逃脱，为了纪
念他死里逃生，组织把他原来的名字“康荣
福”改成了“田又生”。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文/图

田又生老人虽然已是 86岁高龄，但身体硬朗，
口齿清晰。不用我们张口，他就给我们讲起了他的
传奇经历。

田又生原名康荣福，1925年出生于河南省巩义市
涉村镇北庄村。

父亲康邙山是孝义兵工厂的工人，田又生还有一个
妹妹和一个弟弟。

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微薄工资维持。
田又生说，为了给家里增加些收入，他 8岁的时

候在康店一个地主家里做起了长工，铺床叠被、洗衣
磨面、喂牲口，什么活儿都干。

到 14岁的时候，他不再服服帖帖，死心塌地为
地主干活，地主就把他赶了出来，他只好回到村子，
帮二伯干些农活儿。

“我们家当时非常穷困，12岁那年，日军发动了
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孝义兵工厂被迫南迁，但有家小
的不能随工厂南迁，父亲从此之后就失了业。”田又
生说，但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继续，父亲只好靠下煤
窑或给人家修枪、修锁、配钥匙维持生计。

田又生告诉记者，旧社会富户私人都有枪支，国
民党拿他父亲当替罪羊，以给人修枪为由，将他父亲
判处无期徒刑。

“母亲养活不了全家，弟弟不久便病饿而死，母
亲也走了，撇下我兄妹二人。”田又生说，当时，他还
在康店地主康方中家当长工，妹妹举目无亲，生活无
着，12岁那年在瓜棚里用裤带上吊自杀了。

妹妹去世后，他也深感生活的艰难，经常被饿得
头晕眼花。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爱国将领赵寿山领导的国
民党38军来到巩义。

当时就有一地下党员住在二伯家，和他睡一张
床。

“但他和我睡了一年多，我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
直到入党后，因为工作关系，才知道了他的身份。”田又
生说，后来这名地下党员向38军地下党组织反映了我
的情况，党组织对我很同情，让我到教导队学习。在这
里学习的人，多是因白色恐怖在国统区无法存身的地
下党的干部，而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从此，我生活有了着落，还跟着老同志学习了
革命的道理。”

1944年春，蒋介石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赵寿山
军长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又派亲信张耀明到 38
军当军长，负责清共。党组织迅速撤退隐蔽，田又生
也回到了涉村镇北村。

不久日军进攻豫西，田又生的父亲乘乱逃出了
监狱。父子团聚，又联系上了地下党员刘天若，他们
以联防自卫的名义把群众武装组织起来。

“我和父亲生起炉火修枪造刀，为迎接我军的到
来做准备。”

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荣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
遣支队来到豫西。支队首长让田又生的父亲继续修造
武器，让他本人到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到了学校
后，田又生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田又生成长很快，不久后就担任了巩
县抗日二区（涉村区）武委会主任。他发
展党员、组建农会、扩大民兵、宣传党的政
策、开展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把工作搞
得有声有色，敌人对他恨之入骨。

1945年 8月上旬，抗日战争进入了大
反攻阶段，豫西根据地军民也频频出击，
还另组建了一支陇海支队，准备出师郑
州，解放陇海沿线。但此时，国民党中央
军也倾巢出动，联合土豪劣绅们，杀气腾
腾地向我解放区扑来，豫西解放区的平
原、丘陵先被占领。

1945年 9月 3日，田又生为保护同志
和老乡安全，在小关被敌人逮捕，投入巩
县监狱。在监狱期间，敌人对他进行了严
刑拷打，落下了双膝残疾。

魏公茂当时是巩义西村镇坞罗村一
带的大地主，田又生带领贫苦农民分过他
的地，减过他的租和息。

抓到他后，魏公茂很是解气，决定从
1945年10月29日开始在坞罗魏家祠堂唱

戏三天，拟于第三天将康荣福押回，进行
处决。

10 月 30 日，魏公茂派联保处中队长
赵昆山带人到巩县监狱，将田又生和魏庄
民兵张松茂五花大绑提了出来。

此时已是深秋，天气寒冷，赵昆山披
着羊皮大衣，田又生却还是赤脚单衣。路
上，田又生问押解他的保丁：“要到哪里
去？”“坞罗。”保丁感觉说漏了嘴，赶快改
口：“到坞罗开个会，乡亲们一具保，就把
你放了。”田又生马上明白这是魏公茂要
发泄仇恨，借杀他威胁群众。

当走到黑石关时，天已经暗了下来。
赵昆山他们准备在芝田乡公所住上一晚，
第二天再赶往坞罗。

田又生从保丁嘴里得知要住芝田的
信息，心想，这一带的地形自己非常熟悉，
而且天黑，是个逃跑的好机会。

正走着，田又生要求歇会儿，说：“天
老冷，我脚冻麻了，再走会冻死在路上
的。”赵昆山怕路上出事交不了差，极不情

愿地将自己的羊皮大衣给田又生披上。
黑大衣遮住了白麻绳，田又生边走边

将麻绳解开，绳子暂且缚在自己身上。
跨过一道沟，赵昆山突然下令：“检查

一下绳子。”田又生以为敌人发现了自己
在解绳子，精神立刻紧张起来。幸亏保丁
只是隔着羊皮大衣摸了摸说：“没事。”又
继续前进。田又生暗暗把绳子解掉拿在
自己手里，寻找合适机会逃走。

眼看到了芝田北门，前边的保丁已经
进了寨门。田又生走到北门外边向东拐
弯的路口，猛地甩掉绳子和大衣，拔腿就
跑。敌人的叫骂声、枪声、跑步声响成一
片。田又生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田又生脱险后，冒着刺骨寒风，赤着
脚翻山越岭摸到老井沟姑母家。第二天
回到北庄，在山沟里藏了四天。得知敌人
已经发现他躲藏的地方，就赶紧转移到盘
龙尖村外的山洞里。敌人跟踪而来，村里
响起枪声，田又生又连夜跑到密县。经人
介绍，在密县郭洞煤矿当了矿工。

过了一段时间，田又生决定去延安寻找
党组织。

“矿工们早已知道我是八路军，慷慨
解囊支持我，你一毛，他两毛地凑了一点
路费，不少矿工拿不出钱来，就回家拿了
些馍馍、窝窝头让我做干粮。”田又生说，
他先是和几个到陕西逃荒的人一起上路，
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冷水，遇有机
会还向人家讨要点吃的。在人家的廊檐
下，门洞里，或是野外的草垛旁露宿。寒冬
腊月，冷风刺骨，风雪交加，我们几个背靠
背挤在一起。

为了多赶路，总是晚宿早起。“我的右腿
在敌人审讯时压坏致残，长时间走路，腿肿得
有碗口来粗，但又不能向同路人暴露实情，只
有咬紧牙关，坚持走下来。”

因为挤不上火车，田又生就从密县一
直步行到陕西黄龙山逃荒在那里的姨妈家。

“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我不敢暴露身
份。”田又生说，见到姨妈后，他谎称要去
在延安逃荒的姑妈家，让姨妈设法把他送
过封锁线。“姨妈派她的侄儿送我，通过杨
家沟封锁线时，被国民党部队哨兵发现，
姨妈的侄儿谎称我是附近老财主家的小
长工，过了年送我上工的。哨兵看我衣着
破烂，年纪又小，便信以为真，便放我们走
了。过了封锁线，我才说明了我的身份。”

田又生先到了南泥湾，向当地同志讲
了自己的遭遇。同志们热情接待了他，还
用马把他送到延安。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还曾以《一席
血泪话》为题，报道了他死里逃生的情况。

经过审查，田又生被送到延安中学学
习。组织上为了纪念他死里逃生，把他的
原名“康荣福”改成了“田又生”。

在延安中学读书没多久，田又生就又

接到了新任务，国民党 38 军 55 师反对蒋
介石发动内战，在孔从周将军的率领下要
在河南巩县起义。中共中央西北局让他
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联络员，并
派他迅速赶赴河南巩县一带接应孔从周
将军和起义部队。

“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他先是从延
安步行到渭南，然后在渭南坐火车，到洛
阳下车，然后再步行到巩县。”田又生说。

在此后，他还多次进入敌军内部领导
了策反工作。

1951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他“人民
功臣”光荣称号，并授予奖章一枚。之后，
他又被派往西藏，参加解放西藏工作，历
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中心干事、西藏工
委边防党委会统战部副部长、西藏工委审
干办公室调研组长、西藏民族学院政治系
副主任，退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

家庭贫寒，8岁就给地主当长工

教导队学习，认识了很多地下党

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机智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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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饭为生，巧过封锁线赶往延安


